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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拿大知名媒介思想家马歇尔·麦克卢汉在1964年出版的《理解媒介》一

书中提出了“媒介即信息”的著名论断。此论断一出，争议四起，褒贬不一，有

些人将此论断称之为“奇思妙想”，有些人则认为是神喻化的“文学修辞”而已。

其实，该论断有其解构主义的哲学基础和符号学的理论支撑。本文在解构主

义的视野下审视媒介，利用符号学的分析方法进行探究，从而论证该论断的合

理性与普遍性。

一、麦克卢汉的媒介观
传统的媒介定义一般分为两层，技术层面指工具，组织层面指机构。罗

杰·菲德勒在《媒介形态变化》一书中指出，“媒介（1）传输信息的工具。（2）

一般指新闻机构，如报纸、新闻杂志、广播及电视等新闻部门”[1]麦克卢汉对媒

介的理解则有所不同，他持有一种泛媒介观，认为“媒介是人的延伸”，因此，

“媒介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的四大媒体：报纸、电影、广播、电视，而是包括一切人

工制造物，一切技术和文化产品。甚至包括大脑和意识的延伸”[2]。正是在这

种媒介观的基础上才能将媒介从被人忽视的角落里拎出来，视作一种最革命

的力量去考量媒介、个人与社会的三方关系。如果说“媒介是人的延伸”主要

在挖掘媒介的人的属性，而“媒介即信息”则是在挖掘媒介的社会属性，麦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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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汉认为“所谓媒介即信息只不过是说：任何媒

介（即人的任何延伸）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，

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；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

（或曰任何一种新技术），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

进一种新的尺度”[3]。可以这样说，在媒介、个人、

社会的三方关系中，麦克卢汉将媒介放在了“原

初”位置上，人的发展，社会的进步都被媒介深深

影响。所以麦克卢汉关于媒介的定义，即“媒介

是人的延伸”以及“媒介即信息”深含着媒介对

人和社会的解放力量，同时映射出深刻的解构主

义思想。

二、媒介论断与解构主义
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中, “逻各斯中

心主义”占据主流,它坚信语言之外存在支配自

然与社会的精神。同时，它全面设定了二元对立，

并在二元对立中确定了等级关系，即一方处于统

治支配地位，另一方势必处于依附从属地位，例

如主观与客观、能指与所指、必然与偶然、内容与

形式等等。[4]按照结构主义的看法，媒介与信息

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框架内，建立起二者之间

的等级制，媒介被定格在工具、形式上，居于从属

地位，而信息、内容则居于支配地位。这种既定

的格局具体表现为，在长期的媒介使用中，人们

总是习惯性地将信息、内容置于主导地位倍加重

视，而对媒介则旁若无物，习焉不察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起源于法国的解构主义，旨

在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，抵制形而上学，消解二

元对立。起初只是缘起于语言学领域，随之发展

为语言哲学观，后经德里达发展继而成为一股后

现代思潮席卷各个领域。它突出强调了多元化的

差异，反对秩序和僵化，着力拆解传统观念的结

构。试图开掘人的批判精神和唤起人们重建价

值观的信念。最终德里达通过创造诸如“延异”、

“撒播”等一系列概念建立起了解构主义的核心

观念和话语体系。

以往人们过于强调媒介和信息之间的泾渭

分明，将媒介和信息各安其位，固定二者在传播

结构中的角色分工。一般来讲，就是将媒介与信

息的关系等同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。长期以来，

人们一直醉心于内容本身，形式往往被置于无意

识之中被忽略。内容的作用似乎远大于形式。麦

克卢汉对此解释道： “人们过分关注技术所带给

我们的内容，而忽略了技术本身，对技术本身表

现出了一种麻木。”[5]“正如德里达所恰当地评论

的（虽然也很普通）：形而上学，从书写本身一直

到成文的图书及其自身的前提，总是把技术媒介

忘掉。”[6]“媒介即信息”首先认定了媒介与信息，

内容与形式的统一，即“任何媒介的‘内容’都是

另一种媒介。”[7]然后，突出强调了媒介（形式）的

重要作用，甚至将媒介（形式）的作用凌驾于信息

（内容）之上。这种对媒介与信息的重新认知改

变了媒介的边缘地位，解构了媒介与信息的等级

关系。而以上认知则是基于一种深刻的历史洞见：

信息（内容）的变动不居造成了影响的瞬时易变，

而媒介（形式）的相对稳定确保了影响的反复和

累积，从长远来看媒介（形式）对形塑主体思维框

架、生活方式以及改造社会的作用更加深远。

三、媒介与信息构成的意指系统
最早托生于语言学领域的符号学研究起初

只涉及对语言符号、文字记号等对象的分析。但

由于符号学在思想学术上具有革命性，便迅速成

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，在艺术、建筑、电影以

及人类学等研究领域攻城掠地，扩展了符号学的

应用空间。尤其是经过罗兰·巴特的发展，符号

学的分析方法被拓展到了无所不及的广阔天地，

服饰、场景、社会现象等一切可感可知的东西都

可以用符号学的分析方法一探究竟。

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，“能指面构成形式

面，所指面则构成内容面”[8]。罗兰·巴特认为：“一

切意指系统都包含一个表达平面和一个内容平

面，意指作用则相当于两个平面之间的关系。”[9]

媒介往往与信息紧密结合在一起,以符号的样貌

出现,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,媒介是形式方面，即

能指。“我们已看到，关于能指所能说的只是，它

是所指的一个（质料的）中介者。”[10]；信息则是

内容方面，即所指, 有明确的意义指向。二者之

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作就构成一个意指的过程，

这也是媒介信息传播的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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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解 构 主 义 看 来，能 指 与 所 指 之 间 的 关 系

本身就是一种结构主义的结果，是以所指为中心

的，而它所要做的就是释放和放大边缘化的元素

对原有结构进行颠覆并重构。这种颠覆重构的

过程在媒介发展史上不断上演。在麦克卢汉看

来，媒介与信息关系的既定认识中，媒介就是长

久以来为人们所忽略的边缘化元素。而“媒介即

信息”的论断就是要将媒介由边缘化地位扶正，

媒介能指的作用被重新发现并放大。正如他所言：

“正是传播媒介在形式上的特性——它在多种多

样性的物质条件下一再重现——而不是特定的讯

息内容，构成了传播媒介的历史行为功效。”[11]而

媒介与信息的意指实践也从即时意义转向了长

远的社会历史意义。“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

程来看，真正有意义、有价值的‘讯息’不是各个

时代的传播内容，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

具的性质、他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

革。”[12]

四、“媒介即信息”的符号学隐喻
艾柯认为：“符号-功能就体现于两种功能函

项（表达和内容）彼此出于某种关系之际；同一功

能函项还能介入另一种关系之中，这样就变成一

种不同的功能函项，并由此导致一种新的符号-

功能。所以说，符号是编码规则引起的暂时性结

果，它确立了成分之间的瞬时关系，其中每一成

分都有资格介入（特定的编码环境下）另一种关

系，从而构成一种新的符号。”[13]罗兰·巴特也指

出，所谓意指作用在符号学中就是“我们所看见

的第三个名词，只不过是前两个名词的关联。它

是唯一允许以完整的方式看待，以确然的事实所

消耗的对象”[14]。两位学者都旨在说明意指过程

中符号的新陈代谢机制，即新旧符号的能指与所

指并没有固定的传承格局,旧有符号会因为其能

指或所指的功能或内涵的变动而使其成为新符

号的能指或所指，能指可以转换为所指,所指也可

以转换为能指,再度意指的过程中两种转换将一

直持续下去。这里有两种情况：一种是固定能指

的过程，即旧有符号成为新符号的能指，新所指

作为添加元素。这类似于罗兰·巴特对神话运作

机制的符号学分析，旧有符号（原有能指与所指

的统一）成为了新能指，并与新所指共同构成了

新符号。（图1）

 另一种是固定所指的过程，即旧有符号成为

新符号的所指，新能指作为添加元素。（图2）

 

以上两种情况都表明不断意指的过程中能

指与所指都可能成为新生的颠覆原有格局的力

量，使生成的意义成为一种飘忽不定的东西，能

指与所指之间不断转换重组完成了对既定结构

的解构。这种过程之所以会发生，与能指或所指

的“增补”密不可分。德里达在解构二元对立，转

换彼此双方旧有位置，恢复边缘因素主要地位的

过程中引入了“增补”的概念。“增补”的概念源

自于列维·斯特劳斯，是“为了使通用的能指与由

这种能指表示的所指完全保持相互补充关系”[15]。

而德里达则将“增补”的含义扩大了，认为它“既

是增加，又是替代。这两种含义的并存是奇怪的，

也是必然的”[16]。意义的发展过程中能指与所指

都可能发生“增补”。符号活动的领域“实际上是

自由嬉戏的领域：一个在由有限构成的封闭体中

进行着无限的置换替代的领域”[17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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麦 克 卢 汉 关 于“媒 介 即 信 息”的 论 断 是 放

在媒介发展演变的大视野下进行观照的，媒介与

信息对社会的意义和影响就成为了一种意指实

践。“媒介即信息”，意味着媒介不再是稳定的能

指,而是被赋予了动态的变化的特质,蕴含着革命

性的力量，颠覆了原有的意指格局,即信息对社会

发展产生决定影响的意义格局。信息则作为所

指降格为媒介的附庸，参与这场媒介主导的意指

实践。而且，麦克卢汉在对新媒介的认识中也提

到“新媒介并不是对旧媒介的补充，它也不会让

旧媒介得到安宁，它永远不会停止对旧媒介的压

迫，直到它为旧媒介找到了新的形态和地位”[18]。

媒介运动演化的规律表明，媒介的不断演进的本

质是去媒介化或媒介信息化。这种规律契合了

解构主义逻辑，成为了麦克卢汉技术决定论的哲

学根据。根据以上论述可以对“媒介即信息”的

论断进行图解。（图3） 

正 如 上 图 所 示，媒 介 的 发 展 是 一 个 不 断 信

息化或不断所指化的过程。在此过程中，第一层

级的媒介作为能指与同层级的所指即信息共同

构成了第二层级的所指，即新信息。新媒介又与

第二层级的信息结合构成下一层级的所指（新信

息）。媒介不断转换为信息，能指不断转换成所

指，扩大所指的内涵，信息也因新媒介的不断加

入而变异增殖。这种变异增殖的过程在麦克卢

汉看来就是新旧媒介的不断更迭，媒介与内容地

位不断更替的过程。他认为：“任何媒介的‘内容’

都是另一种媒介。文字的内容是言语，正如文字

是印刷的内容，印刷又是电报的内容一样。除电

光之外，一切媒介都是成双成对的。一种媒充当

另一种媒介的‘内容’，使一对媒介的运转机制变

得模糊不清。”[19]麦克卢汉将媒介不断所指化结

为媒介四定律。“1.每一种媒介或技术都提升某

种人的功能。2.如此，它使以前的某种媒介或技

术过时，那过时的媒介或技术曾被用来完成某种

功能。3.在完成其功能时，新的媒介或技术再现

以前的某种旧的形式。4.推进到足够的程度时，

新的媒介或技术就逆转为一种补足的形式。”[20]

五、媒介演进的方向：去媒介化
每一种新媒介出现以后，对人与社会来说都

会带来一种认知模式和意义上的变革。在媒介

技术的推动下，媒介（能指）不断进入信息（所指）

的领域，信息（所指）不断被丰富和扩充，由媒介

和信息构成的意指系统不断被颠覆和翻新，再也

没有确定的所指与固定不变的意义，尤其在新媒

介时代更是如此。媒介的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

就是去媒介化的历史，即“每一种新传播方式都

影响社会，支配先行的媒介，不是使之过时，而是

使其性质和用途发生戏剧性的变化”[21]。正如印

刷媒介改变了口语作为国家信息传播主要手段

的功能，使“曾经跨越时空、传递信息的行吟诗人

被书面记录取而代之”[22]。口语开始演变出新功

能，成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。在电子媒介尤其是

新媒介时代，由于新媒介技术的形塑（如超链接、

蒙太奇等感知形式），印刷媒介信息传播的主体

地位随着跳跃式思维和标题式阅读习惯的养成

而日益边缘，阅读纸质书籍成为了少部分人的兴

趣爱好。由媒介构建的的意指体系正随着媒介

的新陈代谢而变得异常复杂。

媒介演进的去媒介化还可以从保罗·莱文森

的“补偿性媒介”理论中得到体现。他在《人类

历程回顾：一种媒介进化理论》中首次提出了“补

偿性媒介”理论，“他认为，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，

都是对前一种媒介的补偿，是对前一种媒介缺失

功能的补救。就像是电视是对广播视觉缺失功

能的补救”[23]。也就是说新媒介始终是作为一种

“增补物”出现的，“增补物本身是一种非本质的

外在之物，附加在某个先在的事物之上；同时增

补之所以成为可能。是因为在场事物本身的先

天不足，而增补的目的就是要弥补原在场之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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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陷……原先被视为一种外在的补充物就成为

意义表达的不可或缺的介质，而与现在的事物同

生共存”[24]。新媒介以“增补物”的角色进入能指，

本身就包含着向所指转换的趋向，即构建新的意

义体系，而这正是形式转换为内容，媒介转换为

信息的关键所在。媒介的演进就是去媒介化的

过程，“媒介即信息”恰恰是去媒介化符号隐喻的

本质内涵。

六、结论
麦克卢汉关于“媒介即信息”的论断，并非

什么奇谈怪论，而是有其深刻的解构主义哲学基

础作支撑。与符号 的 意 指 系 统 一 样，媒 介 与 信

息遵循着符号与内容、能指与所指的运作规律，

媒 介 成 为 推 动 整 个 社 会 意 指 系 统 的 重 要 动 力，

信息则随着媒介的演进而累积并丰富。这就好

比文字作为一种媒介进入印刷作品中以后本身

就 成 为 一 种 信 息 内 容；印 刷 作 品 作 为 一 种 媒 介

以电子书的形式进入电子媒介（如互联网、手机

等）以后其本身也成为一种信息内容。在这样

的媒介发展过程中，媒介不断转化为信息，信息

的内容不断丰富拓展。整个媒介发展史就成为

媒介不断信息化的历史或者说不断去媒介的历

史，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正在加速去媒介化的进

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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